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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总暴风骤雨般的训斥过后，关
秘书说：“谷总，都怨我，我不该领着
他们去那种地方。我检讨，我深刻检
讨。”

宋书恩说：“谷总，主要错在我，
我不应该叫小亮喝那么多酒，没有照
顾好他。”

“这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谷总
点燃一支烟，语气有些缓和，“你们必
须接受教训，引以为戒。一个我赏识
的人，一个我的秘书，一个我的亲属，
你们出这样的事情，让人家咋看我？
是我管教不严啊。”

这件事让宋书恩顾虑重重，心惊
胆战，生怕因此影响到自己的调动。
后来，同事间关于那件事又传说：关
秘书勇敢，挺身而出保护谷小亮受了
伤，宋书恩胆小退缩，躲了起来才毫
发无损。

这种说法更让他不安，他很怕谷
总误解。事实上，也根本不是那回
事。那天，他们三个人到了迪厅，开
始坐在静吧的吊椅上喝啤酒。正喝
着，从他们桌边过去了一个穿着很露
的领舞女孩，还没结婚的谷小亮眼睛

一亮，嘴里说了句真正点，就
站起来朝着女孩所在的吧台
走去。临走还对宋书恩与关

秘书摆摆手，眨巴眨巴眼，说：“我去
挂挂看咋样。”

晚饭时候三人喝了一瓶六十五度
的二锅头，谷小亮喝得最多，有点小
晕。宋书恩看他那样子，对关秘书说：

“他可别惹事啊，你去把他叫过来吧。”
关秘书说：“没事，我们来过好几

次了，不会有事。”
话音没落，就听到谷小亮跟那女

孩吵了起来。原来，谷小亮喝醉酒有
个习惯性动作，就是把手往人家肩膀

上搭，他跟那领舞女孩说话的时
候不知不觉就把手搭人家肩膀
上，女孩一弯腰，一抬手把他的手推
掉，厉声说：“你想干啥？走远点！”

谷小亮尴尬地笑笑，说：“我啥也
不想干，说句话不中啊？”

“没工夫跟你闲扯，滚一边去。”
被酒精作用着的谷小亮很冲动，

尴尬的笑凝固在脸上，恼火地说：“你
他妈的叫谁滚一边？老子不怕你！”

如果他只说这句粗话，也许矛盾
还不会升级，废几句话就不了了之。但
他加上了手上动作，用手在女孩肩上推
了一下。女孩奋起还击，把手里拿着的
一个塑料茶杯摔到了他身上。矛盾迅
速升级，在谷小亮伸手甩了女孩一个
耳光之后，吧台后边的男服务生拿起
啤酒杯朝着他的头部用力砸去。

关秘书从听到他们开始争吵站起
来快步走过去，也就一两分钟时间，等
到他赶到，殴斗已经进入高潮，谷小亮
的脸上开始淌血。他举起双手想挡住
谷小亮，谷小亮却倒在了地上，男服务
生手中的啤酒杯只剩下了带手柄的
一块弧形玻璃，他毫不犹豫地向关秘
书砸去，在右手虎口处划了一个深深
的口子。随着一声尖叫，关秘书左手
捂着右手弯着腰呻吟起来。

连连 载载
田贵也喜欢这首歌，不过

他不会吹口哨。田贵走过去：
“大壮！”

大壮扭脸看他一眼，口哨不吹了。
“大壮，马这么大，你这么小，它

要不听你的话了咋办？”
大壮故意斜着一只眼睛看田贵：

“你真是个孩子！它是我的马，敢不
听我的话？”

“它要万一不听呢？”田贵不服。
二小带着精豆儿、水花跑过来。

“万一不听？问你们的团长吧！”大
壮扔下手里的树枝儿，叉腰看着二小。

二小说：“大壮，给你商量个事？”
“给我商量事？是以小孩儿的身

份还是以你儿童团长的身份？”
二小也叉起腰：“当然是以团长

的身份！”
“嗬，口气不小啊！团长？儿童

团长！”大壮故作轻视。
“当然是儿童团长！”
“那好吧团长！请讲吧，儿童团

长王二小同志！”大壮又装起首长的
样子。

二小说：“大壮同志，我们儿童
团，想请你讲一讲抗日的故事。”

“啊！”大壮高兴了，“抗日的故
事，好啊！我就讲一讲我大壮抗日的

故事吧！”
“好啊好啊！”水花禁不住鼓掌。
“你抗日的故事？”二小问。
“那当然，你们不信？”
“信，信！”孩子们嚷着，一个个快

乐得不行。
大壮抬头看着天上的云，学着老

人的口气，做出回忆的样子：
“啊——说起来话长啊！”
孩子们不笑了，专注地看着他。

“我，五岁就加入了儿童团。”大
壮一本正经。

“啊！”孩子们禁不住轻叹。
“七岁就当上了儿童团长。”
“啊！”孩子们又叹。
“八岁那年，我亲手抓住一个鬼

子军官，叫龟孙太郎……”
“嗳嗳大壮，你今年多大？”二小

截住他的话头。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胡大壮

今年十五岁啊！”
“抗日战争进行几年了？”
大壮看二小一眼：“考我的不

是？我是八路军的通信员，还不知道
抗日战争进行几年了？告诉你，今年
是 1941，全面抗战是 1937 年七七事
变，整整开打了四年。怎么样小鬼？
我的算术不错吧！”

“好账头！你五岁当儿童团员，
七岁做儿童团长，八岁抓了个鬼子军
官……”

“对呀，龟孙太郎！”
“你今年十五，抗战才打了四

年。吹掉底儿了吧？”二小揭穿他。
“还没打仗的时候你就抓

住了龟孙太郎？”田贵笑起来。
孩子们明白了，一个个

笑得前仰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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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四围都是山，北面雄伟的太室
山让她靠着，西面峭拔的少室山把她扶
着，还有一座秀丽的望朝岭、一座逶迤的
蝎子岭对峙而出，千万年来一直侍立在
东入口处，为小城把门迎宾。从汉武帝
划嵩山脚下三百户为崇高邑到如今，小
城一直依偎在嵩山重峦叠嶂的臂弯里。

小城是在嵩山的怀抱里长大的，
所以小城一直尊重大山，不与嵩岳比
高，只让自己变美。街巷愈加娟秀，楼
宇越发玲珑，越来越多依山而建的游园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与禽鸟。站在
小城的任何一个地方，从任何一个角
度，都能看到山的巍峨，感受到城的静
美，以及城与山和合与共的圆融之美。
这里一样楼宇林立，楼宇就林立在花繁
林密间；一样市声熙攘，喧嚣都消弭在
风清月明中，让人庆幸能把家安在这
里，把身寄在这里。

深山藏小城，也窖藏着小城的文
化涵养和历史积淀。经汉、魏、唐、宋、
元、明、清，小城绵亘2000年的历史记
忆，被具象为楼、亭、廊、阁、塔、碑、台、
阙，散珠碎玉般洒落在嵩山的千峰万壑
间。风沐山城寺，雨蕴释道儒，这两年，
小城建设公园、游园无数，小城人还是
喜欢有事没事拜拜少林寺，逛逛中岳
庙，转转嵩阳书院，假期周末优哉游哉
地就能沿着嵩山登山步道遛个来回。

早起不怕路远，心情只管交给朝霞与清
风；暮至不畏晚归，幽梦尽可付与明月
与虫鸣。尤其周末，往往小城人已经下
了山坐在倦游桥上沐风，外地来登嵩山
的游客才开始紧赶慢赶着上山，小城人
这时就会感到特别骄傲和满足。

小城就是一味安心宁神的清茶，
放慢脚步徜徉在她整洁的街头，吹一吹
拂过嵩岳的清凉山风，就能把白天的辛
劳与夜晚的疲惫，冲淡成云逸风轻、身
空心净的心境。

若说都市的生活条件、乡村的生
活环境兼具的地方，小城就是标本。这
两年，有钱的都时兴在大城市买房，住
在大城市却受不了都市的拥挤吵闹，尤
其炎夏更受不了大城市的热岛效应，一
到周末，又都忍不住和来登山的都市人
一块回到小城消闲。被邻居看到，会上
下打量他们一番，一副语重心长的笑
脸：我说大城市的，还是咱城里好吧？
咱家门口有顺山的凉风，有密匝匝的树
荫，小桌子一早支上就是等你呢，赶紧
坐下下盘棋、喝两口儿酒解解闷儿吧。

这些年小城的框架一年年拉大，己
升级为县级市，但小城人就是对市叫不
习惯，对城改不了口。眼看公路纵横、
高速交错，农村人进回城，方便得如同
串门，城里人回趟农村老家，也就是在
两个家之间打个来回，城里城外的人们

就更愿意亲亲热热地叫小城“城里”了。
以前大家分居在十里八村，现在

十里八村好多人都住进了城里，就把乡
里乡亲的和睦与亲昵也带进了小城。
在城里小区，隔壁住的相见之下原来和
你来自同一乡镇，楼下住的攀谈几句彼
此可能就扯上了亲戚。你正急着回农
村老家却苦于车限号，来串门的隔壁大
哥一抖手中的车钥匙：“我刚好也要回
老家顺路捎你一程。”你正待在屋里看
电视，有人啪啪啪拍你房门，开门一看，
原来楼下亲戚回老家带回一堆青灵灵
的黄瓜豆角，专门跑上来非要送你一
把。楼下溜达，有个人迎面走来，你要
侧身朝左相让，那人也朝左侧来，你朝
右相让，那人也朝右堵你。你正欲发
火，对面的人冲你哈哈大笑：“抬头看看
我是谁，咱一个村你得叫我老叔，这几
年在城里上班就认不出我了？前几天
就见着你了，我也住这个小区，今后有
事儿别绕过你叔不说。”一抬头，你怒气
顿消：“哎呀，光听说老叔你一个木匠搞
装修发了财，冇想到咱都在一个小区买
的房子，城里还是太小啊！”

随着新型城镇化脚步的加快，住进
城里的子女不断把乡村的父母接来，把
更多的亲情故事汇入社区、融入小城。

都说农村的老人进了城会感到寂
寞，搬进小城的老人感受更多的却是热

闹和开心。一大早，子女上班去了，孙
子孙女也送去了学校，小城之内无远
路，老人们乐得弃公交顺路到附近公园
歇脚。在凉亭连椅上眯着眼刚坐了一会
儿，就有另一个老人在对面坐下，觉着面
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突然两人一起一拍大腿，
你不是韩村的谁谁谁吗？你不是王家门
的某某某吗？八几年咱一块儿在磨沟采
过石头，哎呀这两年你没变老咋还年轻
了?可不是咋的，这两年种不动地来城里
和儿子儿媳一起住，开始闲得难受，那是
咱不会享清福儿，适应了心里就变舒坦
了，就是闲得身体有点不好使唤了。你
看这里到处是花花草草，还有健身器
材，李窑的李老拐也经常来。哎，你看，
这货腿不得劲在健身器上还可活色，
走，咱凑一块儿喷会儿……

这两年，每当璀璨的路灯替换了
绮丽的夕阳，小城大小社区门口，大小
公园内外，最炫民族风、又见山里红、老
婆最大等动感旋律，就开始忽远忽近地
此起彼伏，广场舞运动几乎一统年轻媳
妇、半老婆婆们的文娱生活。但这里有
有节制的欲望，也有有节制的夜间灯
火，所以保持了宁谧的午夜，保持了绚
烂的晨曦，保持了幽幽的蓝天，保持了
悠悠的白云，也保鲜着小城人生活的静
好与幸福。

溪山笑傲中溪山笑傲中（（国画国画）） 张旭阳张旭阳

最近，作家吴宪领的《中华父
亲山》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发
行。所谓父亲山，就是我们熟知
的位于郑州西南登封、巩义一带
的中岳嵩山。嵩山地处天地之
中，人称万山之祖，既是中华民族
的发祥地，也是华夏文明的滥
觞。水有源，木有本。泱泱中华，
上下五千年，她的根就在嵩山。

2006年，学者宋宗祧在报纸
杂志上第一次提出了嵩山是中华
民族的父亲山，得到了不少专家学
者的呼应和赞同，吴宪领就是其中
最执着的一位。他不仅写文章进
一步阐发根文化的主旨，而且向参
加全国人大的代表和省领导呼吁，

推动了2010年嵩山历史建筑群的
申遗成功。之后吴宪领更是把宣
传嵩山根文化作为自己未竟之年
的一项事业。他历时10年，查阅
资料，走访名山大川，途经 12省
市，行程万余里，构思创作，几易其
稿，终于成书。其间，受到新华网、
人民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网、凤凰
网等 60多家主流媒体的关注报
道。有关人士这样评价《中华父
亲山》：这是一本全面展示嵩山历
史文化风貌的书，她的出版发行，
不仅是中原文化建设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而且为我们树立了一道
打造民族文化的新坐标，特别能
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

新书架

♣ 周月掌

是天上银河的多情，你驻足在
这片圣洁之地。一汪清澈，淘洗着
无数个填满爱意的词牌。

是挚爱女神的一瞥，你鲜活了
几世最美情缘。一地月色，氤氲出
多少次溢漫兰舟的桨影。

月的情怀是阴柔的。在江南的小
夜曲深处，撩一袭裙裾的惴惴，拨一帘
探窗的小梦……竹影弄月，梦呓流觞，
轩窗阁楼有多少心事撒进爱河。

琴声是纯净浪漫的。从多彩的
神话中走来，扯几段诗经离骚或唐
宋的修辞，交付给这枚弯月……乌
篷清灯，夜虫嘤嘤，让多少怀春才俊
船头仰慕。

这 一 弯 青 月 哦 ！ 是 前 世 的 种
子，在今生吐艳。是天地间的一场
约定，在此时倾心。是一曲没有结
尾的琴瑟，把天下最真的情愫，都放
养在这一汪深情中。

谁在阁楼，谁依轩窗，谁摇桨
撸，谁在岸边……

又是谁赶脚而来，又是谁背负
行囊。心跳，脚步，同赴月色，只为

践约。你梦中的江南小镇……
梦中的月儿化成溪流，是青涩

的。因为只有青涩才是纯净的；小
河的梦中色彩流淌着，是甜蜜的。
因为只有甜蜜才是浓烈的。

把一沓没有写完的诗词歌赋，
用渴求包裹，装进进京赶考的行囊，
背一身寻觅，让脚步伴随河边小巷
的节奏，敲击小窗里未眠的团扇......

将一副刀剑捆绑在报效国家的
身躯，灌满雄心伟志，任匆匆的马蹄
拍打青石，也点击了院子里娟秀上
的女红……

青涩，是琴案上飘来的心事。
只有读懂的公子眼含热泪，婉约着

一条小河。
甜蜜，是小巷里流淌的飒飒。

只有英武的后生接招拆解，豪放成
一曲壮歌。

这小镇，这小河，这无眠街巷，
这小船，这青石小径。在讲述人间
最美的故事。

你，他，还有很多满怀真爱的有
情人。

人无眠，夜未央……
身后红尘万丈，眼中清澈如洗；

一地月色写不完梦呓里的私语。
卸下疲惫烦冗，胸怀坦荡无垠；

满腹浓稠道不尽书简上的眷恋。
你的一曲《凤求凰》能让月色流

泪，能让河水静滞，能让静谧了千年
的故事重新开启。开启了的故事一
定是新鲜的，故事里的情节一定会
透骨扯魂！

他的一阙《蝶恋花》能把红尘洗
净，能把世俗剥离，能把前世今生的
情缘交给日光月色。交给日月的情
缘一定会永恒的，永恒的情缘一定
是惊动天地！

红尘滚滚，岁月繁杂。但岁月
里的真爱永远是鸟语花香。

爱河荡漾，星月无邪。那小河
的目光抛洒出的淳朴美意。

红 尘 再 厚 也 尘 封 不 了 心 的 执
着，执着会踏碎陈旧的桎梏，把荒芜
翻耕成翠绿；

路 途 再 远 也 阻 止 不 住 情 的 真
切，真切能扫去荆棘的羁绊，走出一
条花香甬道。

小 镇 的 月 色 ，流 溢 真 爱 的 体
温。爱意，惊羡了所有的鱼儿。

小 桥 的 雀 语 ，牵 扯 甜 蜜 的 丝
线。醉美，沐浴着所有的爱恋。

谁在小镇的月下等你……

散文诗页

朝花夕拾 郑州地理

无限风光在险峰（书法） 孟明奇

♣ 韩心泽

百姓记事

深山藏小城

阳台废弃的花盆里，忽然冒出了一棵嫩芽。
它是一棵草，还是一棵花，抑或是一棵蔬

菜，我完全看不出来。但它娇嫩、鲜活的样
子，一下子迷住了我。我赶紧用杯子接了一
点清水来浇灌它。水浇下去的时候，它的嫩
叶和腰身，都微微颤抖了一下，像是向我致
谢。我笑了，对它说，好好活下去。

下班回家，我再次见到它时，它似乎已经
长高了不少。工作了一天很累，往常一回到
家，我就会瘫坐在沙发上，闭上眼养精蓄锐。
今天像以往一样累，但我愿意将最后一点气
力，花在它身上。土还是湿润的，不需要再浇
水了，那就给你翻翻土吧。我翻土的样子一定
很笨拙，但我还是耐心地将花盆表面的土都翻
了一遍。这样，你的呼吸就可以畅通一些了。

我并不是一个爱花草的人，以前，阳台上
的花草，也都是家人侍弄的，我只是偶尔去观
赏一下它们，就像我在公园里，随意张望一下
那些花团锦簇一样。这棵忽然冒出来的嫩芽
却不同，它是自己钻出来的，是我发现它的，
对它便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每天早晨上班
之前，我都会为它浇点水；下班回到家，第一
件事，也是直接去阳台看它。有一天，我看见
它的叶片上，爬着一只小虫，我不清楚这只小
虫是不是来蚕食它的，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
将小虫捉走了。

它茁壮地成长。
它已经枝叶旺盛了。我拍了照片，发在

朋友圈里，希望有人能认出它，竟然没有人能
叫出它的名字。我想，可能是我的朋友圈太
小了吧。这个世界，认识我的人同样不多。
没关系，我给你取个名字吧，我就唤你小叶，
春天里的一片叶子。你的叶子抖了抖，我就
当你同意了。

随后的一些天，我疲于工作，为生计奔
波。当然，再忙，我也会看望你，为你浇浇水
啥的。有时候，心情不大好，我还会跟你唠叨
几句，发几句牢骚。一株植物，本不需要分担
一个人的烦恼的。

在春末的某一天，你竟然开出了几朵碎
花。我努力嗅了嗅，没有花香。但我没有责
怪你的意思，你也不必失望，没有香味，花型
也不美，但你已然是一朵花，你盛开了，这比
什么都重要。

我期待着它结果。但是，没有。而且它
慢慢枯萎了，死了。

它的生命如此短暂。我失落而伤感。但
是，亲爱的小叶，我见证并陪伴了你的一生。
就像在这个杂乱的世界，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默默地陪伴了我们一生，而很可能我们并不
自知一样。

《中华父亲山》：中华之根在嵩山

七月，穿过红尘与月儿践约

玻璃框内，静静地躺着一双草鞋。
用稻草搓成的草梗开始松散，不

再是那样的紧凑。用来束脚的草绊
已经断裂，一些散落在地，一些留在
鞋体上，如枯树上伸出的脱皮的枝
杈，没有一丁点儿的生机；草鞋上面
落满了尘埃，不知道是刀光剑影年代
的硝烟遗存，还是风雨如晦的岁月里
时光无情洒落……

这双草鞋在玻璃框内很久很久
了，寂寞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经过了
一次次的风雨飘摇，终于迎来了我们
这群远方的朝圣者。站在这双草鞋
面前，我嗅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
五军顽强厮杀，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
到卢氏县官坡镇时的一路征尘，更嗅
到了红二十五军生死拼搏长征到达
陕北时的胜利味道……

我在位于卢氏县官坡镇兰草红
军小学内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
军长征纪念馆”，用虔诚的心倾听着
镇政府工作人员讲解这段伟大历史：
1934年 12月 5日，为了北上抗日，红
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到达卢氏官坡镇
兰草村。时值寒冬时节，由于国民党
的反共宣传，老乡们视红军如“匪”，
全都上山躲了起来。部队不仅没有
办法进行正常的给养，连一双草鞋也
不能保证，战士们的双脚整天踩踏在
泥雪中，带来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
一位红军小战士从老乡家的屋檐下
摘了一双穿破的草鞋，拾掇了一下穿
到了自己的脚上。时任红二十五军
政委的吴焕先知道后，要求按照红军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执行
——枪毙。听到这个消息后，老乡们
才知道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
队，并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共匪”，从
山上跑了下来向吴焕先求情。后来
经过调查，小红军在摘下这双草鞋
时，已经在老乡家门框上留下了一块
银圆。听到这个消息，吴焕先同意暂
缓执行枪毙，以观后效。

经过这个事件后，吴焕先认识到
加强部队纪律的重要性。他找到军
政治部主任，让他把过去的红军纪律
中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修改为“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此，《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这首歌随着红二十五军的
长征在革命队伍中逐渐传唱开来。

一双草鞋的故事，我听过很多版
本。所以，不由得心生疑惑：这么多
的故事重复，这么多的情节雷同，会
是真的吗？当我沿着红二十五军长
征时留在卢氏县的红色路线，一次次
拜访当地的老百姓，一次次求教于当
地的史志工作者后，这个故事的答案
慢慢地清晰起来：红二十五军长征从
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到卢氏县官坡镇，
经历了千难万险，如果没有顽强的革
命斗志，早就失去了战斗力；如果没
有严明的纪律，在经过国民党经营多
年的卢氏县时，怎么能取信于劳苦大
众取得万里长征的胜利？

这双草鞋不仅见证了一段英雄
史，更重要的是，在它的身上承载了
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严明的革命纪律，
传承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坚忍
不拔的共产主义信念，让我们这些后
来人为之敬仰，为之崇拜。

今日的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已
经成了新时代的美丽乡村典范，省
道绕镇而过，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促
进了官坡镇的繁华与发展，整洁的
街道上商业、医疗、娱乐以及教育设
施俱全，来来往往的人们脸上洋溢
着幸福和快乐。这一切，并没有让
我陶醉其中，站在兰草红军小学门
前，我眼前浮现出的是 80 多年前那
个寒冬的兰草村，以及崎岖山道上
走来的红军队伍……

一双草鞋
♣ 贾国勇

♣ 孙道荣

陪了你一生

♣ 丁 子

八月天 著


